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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坝村的绿水青山

南太湖的季风吹过起伏的丘陵，一场秋雨将
我带进温润水湿的江南。细雨中，风吹动梧桐树
的叶子，落在宜南山地美丽的青山绿水之间，那
是陶都宜兴丁蜀镇的上坝村。

上坝村古称“凰川”，地处宜兴市西南部江浙
两省交界处，与浙江长兴隔山相望。“茶海碧林
间，悠然见上坝”。三面环山、绿荫覆盖的上坝，
走在村里，那从山涧中潺潺而来的溪水，隐于山
中的民宿，蜿蜒的丘陵山地，上坝，远离城市喧嚣
的世外桃源，一处能够给人以无穷想象的地方，
更是一个与新时代新生活同频共振的绿意氤氲
的名字。25平方公里土地，20个自然村组成的
丘陵村落，溪水清风，立体而生动。

沿着向阳涧，从村中心的健身步道出发，一
路竹林环抱，雨声从树叶的缝隙中落下来，整个
山地似乎都被雨声所引领。上坝的龙箭自然村，
村庄虽小，名字却很有来头。相传乾隆下江南，
到湖 磬山崇恩寺寻父，路遇一位荷着锄头的老
人，便问此地叫什么地方，老人无语。不是因为
木讷，是这里原本就没有名字。乾隆皇帝说：“你
看这里小溪曲折，宛若青龙，山上流下的水则像
一支箭，没有名字，那就叫龙箭吧。”于是，龙箭村
自此得名。

我们来上坝时天色将晚，暮色渐暗。潇潇秋
雨中，一处处水池波光闪耀，如同龙鳞。这就是
上坝村龙箭自然村的龙鳞坝。龙鳞坝沿着山势
蜿蜒而下，一层一层，每一级都建有蓄水池。水
池或大或小，大多呈弧形。水流从高处倾泻下
来，从山坡上流过，层层叠叠，带着竹节一般的响
声。在上坝，不需要找导游，村支书周培育直接
领我们上山下山。周支书是土生土长的上坝人，
熟悉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路、每一道溪流、每
一个人，即便暮色浓重，他也知道那些道路在哪
里转向，溪流在哪里拐弯。而他看似随意的介
绍，记录下来，就是带着特殊情感的导游词。

其实，何止是周培育。山道上，大树下，那些
悠闲散步的村民，每一位都是上坝村最好的导
游。看到任何一位陌生的游客，他们都会热情地
打招呼，告诉你，再往前走一走，就是茶马古道，
就是乌峰岭。乌峰岭是宜南地区最高的山峰，山
的另一边就是同属宜兴湖 镇的廿三弯和浙江
湖州长兴县的北川村。乌峰岭声名并不显赫，却
是一座著名的茶山。东临太湖，三面环山，上坝
村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温润的水土，适宜的气候，
使得这里茶园连片，红茶、绿茶、白茶、黄金茶都
很有名，其中，坝上彩虹、坝上春天已做成品牌。
上坝自古就是唐贡茶产区，陆羽在《茶经》中记录
的那条江浙茶马古道就藏于山中。走在上坝村，
你听那些人的口音，除了宜兴本地话，还有人说

温州话、闽南话的。他们都是当年翻山越岭从浙
江来山这边寻生活的人。作为东部茶马古道上
的江苏门户，乌峰岭和山脚下的龙箭古村，见证
了山南山北人民的交往和情谊，如今，江苏和浙
江，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早已不分山南岭北，
一代又一代，他们早已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在上坝，茶与村民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上坝村茶园面积超过3000亩。全村4000多人，
与茶产业相关的村民就有千余。经过多年发展
和积累，茶叶已成为上坝村“一村一品”的特色产
业和农业支柱产业。宜兴的丁蜀镇是千年陶都，
紫砂壶的名气何其之大？嫩绿的茶叶坠入紫砂
壶，经过乌峰岭上山泉水的浸泡，一片片平常的
东方树叶，承载着村民们世世代代对于美好生活
的追求和向往。

上坝之旅就是清心洗肺之旅。在这里，清
冽的空气搅着桂花的香味，你瞧那一行走在路
上的游客，正忍不住张着嘴巴大口大口地吸
氧。经历千年沧桑，时间涤荡尘世的喧嚣。偏
居宜南丘陵腹地的上坝村没有过度开发，很好
地保持着千百年来最原生态的自然环境，龙鳞
坝、彩绘墙、稻草人、半山客栈，处处都是游人打
卡拍照的好地方。“上山，上水，上坝”。不知从
什么时候开始，安宁的上坝村开始流传起这样
一句话：“就生活而言，我们的村庄就是世界。”
这句话除了当地的宜兴话、无锡话，还有温州话
和闽南话版本，但更多的还是普通话，只是这普
通话带着鸟语泉鸣和悠悠茶香，带着世代生息
在这里的人们对于宜南山地的深情依恋。村支
书周培育是出生于上坝村的70后，早些年一直
在外地做生意。前几年，因为故乡故土的召唤，
他终于回到老家，做了上坝村的村书记。为了
对得起组织和乡亲们的这份嘱托和信任，周培
育带领村民，依托独特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
自然禀赋，修缮江浙古道，修葺龙鳞坝，开发向
阳涧边的竹海与乌峰岭下的茶园，发展乡村旅
游。不仅于此，最近，他们又和外地客商合作，
启动了上坝康养基地建设。从前那座深陷山坳
的偏僻乡村，正以奔跑之姿、奋斗之势，跃然于
新时代的大潮。但不管何时何地，上坝都始终
保留着一份质朴和淡然，那是绿水青山赋予上
坝人的最高明的智慧。

山青地绿，天高水长。来上坝，在乌峰岭上
听悠悠山风，在茶马古道感受大地醇香的心意，
透过青翠的竹林饱览南太湖风光，上坝村的每一
处山坡、每一个角落，缤纷的色彩无不在描摹新
时代乡村振兴的斑斓与惊艳。

那是千年陶都五色大地的深情注视，那是广
袤太湖投向宜南大地的一束绿色的光。

不知为何，住在高楼里，突然想起童年的草房
子，泥垒的墙，稻草排的屋顶，屋里是高高低低的
泥地。

草房子不大，只三间。东房间放了两张床，东
西向的杉木做的大木床。

姐姐的床在客厅的一角，哥哥大了，有独立的
房间。

阳光好的冬天，草房子很暖和。妈妈坐在门
口的竹椅上给我们纳鞋底，织毛衣。我和姐姐帮
妈妈拆旧毛衣，我们学妈妈跷起二郎腿，把一头的
绒线绕过脚底，再从左手穿过，绕成一团粗粗的线
圈，然后，我们开始绕线团，有时候是姐姐两腕绷
直线圈，我绕线团，有时候，我来绷直线圈，姐姐绕
线团。

如果是冬季的阴冷天，妈妈会生起铜制圆脚
炉，放在客厅的泥地上，脚炉上裹上厚厚的妈妈缝
制的旧布块，我们交替着放上自己的脚取暖。馋
的时候，会打开脚炉，在里面丢几粒米，看它噼啪
噼啪炸成香香的爆米花，用筷子夹起，吹去上面的
黑炭末，一粒一粒吃掉。

更冷一点的时候，妈妈还会把火炉搬到客厅，
一边烧水一边取暖。草房子很快就暖融融的了。
妈妈拿出为我们准备好的用竹片削成的小竹针，
一针一针地教我们学织小围巾。有时候，姐姐不
知从哪弄来细钩针，教我用彩线钩花边，还钩一只
只小花碗。妈妈扑闪着黑长的睫毛，边纳鞋底边
笑着说：我给你们唱首歌吧，她便亮起了嗓子唱

“洪湖水浪打浪”，那时候，妈妈皮肤滋润，有一头
黑色的秀发。

冷急了，草房子也会打激灵，在屋檐下冒出一
条一条粗粗细细长长短短的冰凌，下雪的时候，草
房子成了七个小矮人的童话屋。我们跑出屋子，
从屋檐下掰下一段冰凌，嚼一口，咯嘣咯嘣响，舌
头冻得无知觉，啊啊地叫完再咬一口。屋檐上的
雪被有多厚，屋内就有多暖和。

草房子里总是有鸡来，一只一只又一只，它们
咯咯咯地相互呼唤，伸缩着头颈快步走来，或是扑
着翅膀飞过来，草房子的泥地上，会有鸡拉的粪，
我和姐姐就嘘嘘地把它们赶出门槛，然后，在外场
上，撒上一些稻谷，看它们飞快地奔过去抢食。

草房子的房间里，吊着玻璃圆灯泡，瓷白色的
灯泡罩子，晚上，妈妈会拿起一只只鸡蛋放在灯泡
边上，这边照照，那边照照。妈妈让我学找鸡蛋里
的小黑点。妈妈说，有小黑点的鸡蛋才能孵出小
鸡来。她挑出这样的鸡蛋，让老母鸡孵出了一群
又一群的小鸡。我们吃鸡生的蛋，吃妈妈养的鸡，
在鸡汤里放一些自己种的大蒜，一口气可以喝完
一大碗。

草房子的前面是菜园子，春天一来，野蔷薇开
了，菜花开了。草房子的泥墙壁里有许多缝隙，周
围香气扑鼻，蜜蜂飞舞。它们钻进墙壁的缝缝里，
也想住进草房子，两只三只地躲进一个泥缝里。
小伙伴们一手拿一只玻璃瓶，一手拿一根细树枝，
像掏耳朵似的，掏泥墙缝隙里的蜜蜂，蜜蜂爬进透
明的玻璃瓶。小伙伴还会比赛，谁挖的蜜蜂多。
草房子一定痒痒的，咯咯咯地笑。

后来，草房子老了，下雨的时候很悲伤。
爸爸抱了一捆稻草爬上屋顶，草房子的悲伤

仍然会来。
外面下大雨的时候，草房子里下小雨。
那样的晚上，我们和草房子一样悲伤，一夜睁

眼到天亮。
后来，草房子越来越老。换成了大一点的黑

瓦白墙的平房，黑瓦白墙的平房也老了，又换成了
二层楼的新楼房，渐渐地，我们长大了，离开了家，
住进了很高很高的大楼里，晚上，远远地看，一盏
灯就是一个家。

这时候，我们不再织毛衣了，鸡也不见了，挖
蜜蜂的伙伴头发开始变白，妈妈的牙齿开始掉
了。这时候，我开始想念草房子，想念一块可以造
草房子的空地。想念童年和童年的小伙伴，想念
妈妈的黑发和歌声。想在那里，也造一间，现代的
草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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